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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
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
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

□崔向珍 文/图

■图片故事

溢满草房子的笑声

□陈景春 文/图

转眼间， 离开故乡二十余年
了 。 这些年在外地工作就是个
忙， 只能偶尔回趟家看看父母 ，
感觉自己就是个六亲不借力的
人。 回眸往事， 那逝去的日子嚼
不出什么滋味， 无非一个穷字，
使人永远张着嘴在不断地寻。

人说童年是金色的， 可父亲
的童年却灰暗无比 。 他四岁丧
母， 从此失去母爱的天空便铅一
样笼罩着父亲那颗孤独的心。

父亲读小学时 ， 因一次迟
到， 遭到老师的白眼与奚落后，
父亲那本已滴血的心又撒上一把
盐。 他毅然在校门口撇了书包，
告别了他恋恋不舍的校园。 他的
自尊心胜利了， 可父亲为此却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 斗大的字不识
几个， 一生成了睁眼瞎。 八九岁
时， 就扛起鞭子当了放猪娃。 那
时，太阳还没露脸前，就要到山上
打回一扛柴火， 白天又要到草地
里放猪。有一天，秋雨劈头盖脸地
下起来， 父亲落汤鸡似地靠着大
树瑟瑟发抖， 主人家给了他一件
旧夹袄， 他像溺水者得到了救生
圈一样， 感激得无以复加， 这件
事一辈子都挂在了他的嘴边。

高中在镇里， 高考前夕， 父
亲来到镇上看我， 晚上他领我去
大爷家串门。 大爷戴着一副老花
镜， 平时沉默寡言， 但常给人抽
帖算卦。 父亲坐在炕上， 大爷从
炕席底下取出一个红布包， 打开
一看像小牌似的。 父亲让我抽了
帖子 ， 帖面是什么我已记不清
了， 大爷说我考学无望。 我半信
半疑的， 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那
一瞬间， 我敏感地发现， 父亲突
然皱起眉头， 那充满企盼与渴望
的目光， 顿时变得僵直了。 父亲
把我送回学校 ， 一路上都沉默

着， 都快到校门口了， 他慨叹地
说： “是啊， 多大的雨点能轮到
咱家的头上呢！ 但你不要信， 卦
这玩意也没准， 就是考不上， 学
个木瓦匠什么的， 肚里没点墨水
也不行啊 ！” 我无法安慰父亲 ，
在校门口和父亲告别。 我走了十
几步， 回头一看， 父亲还钉在那
里 。 我鼻子一酸 ， 有股泪涌上
来， 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
我的身上， 此时此刻的他， 该是
何等失望而难过啊！

高考过后， 在家等信儿的那
段日子， 我天天陪着父亲到地里
干活。 有一天， 妹妹满头大汗地
跑到地里， 喘着说： “哥， 来信
了！” 我一个高儿蹦起来， 父亲
也忘了手中的活儿， 急急地走回

家去 。 父亲抢过那张录取通知
书， 手颤抖着， 不相信似地看了
一遍又一遍。 我临入学前， 父亲
杀了头猪， 请了所有教过我的老
师和村里的老少亲友。 那一天，
是父亲有史以来最开心的日子。

今年回家， 看到父亲越发的
老了， 那花白的头发像一蓬冬日
的枯草， 我隐约地感到父亲那盏
生命的灯已在晚风中摇曳了， 就
越发觉得应多孝敬些父亲。 如今
他患有心脏病， 干不了重活儿，
地也租出去了， 可仍种了几亩自
己开的荒地。 他领着我到壕埂上
去看他种的玉米长得墨绿墨绿
的， 总比人家的长得又高又壮，
很有些自豪。 仿佛小学生在给别
人看他那张颇为得意的答卷。 我
在心里暗暗地佩服着父亲， 他已
是年过花甲的人了！

我常常在想， 父亲属牛， 仿
佛是为了完成耕耘的使命才来到
这世上的， 奔奔波波了一辈子，
到头来究竟为个啥？ 人生不过是
个苦难的历程而已。 有人说， 贫
穷是一本好书 ， 但我不情愿去
读， 更不愿父亲去读。 近读钱钟
书的散文 《吃饭》 才恍然悟得，
原来 “一家之主， 并不是赚钱养
家的父亲， 倒是那些乳臭未干，
当坐着吃饭的孩子； 这一点， 当
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 而父亲们
也决不甘承认的”。 这时我才感
到 ， 父亲这辈子是为我们而活
着。 当我们逐渐长大， 他的使命
也逐渐地完成； 当他的使命逐渐
完成的时候， 他的生命也将接近
尾声了……

■工友情怀

眼眼中中的的爸爸爸爸
□□孙孙晓晓娟娟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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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人喜欢把自己幼小的孩
子叫做 “小铁娃”， 主要是希冀
孩子能具有百折不回 、 砥砺前
行、 追求卓越、 勇于跨越的 “铁
路人” 精神。 而对于为了祖国建
设四海为家的铁路人来说， 爸爸
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可谓少之又
少。 那么， 在人生初始， 还没形
成自己的人生观、 世界观的 “小
铁娃” 混沌朦胧的双眼中， 爸爸
是什么样子呢？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商合杭高
速铁路沿线的制梁场王经理， 长
年扎根施工一线， 下班后仅靠视
频通话与年幼的儿子见面。

一次， 王经理探亲回家， 当
他提着行李走进家门时， 他的妻
子对儿子说 ： “宝贝 ， 快看爸
爸!” 儿子看了一下面前的男人，
立刻转头回到了里屋。

正当夫妻俩错愕之际 ， 只
见儿子双手捧着手机走到妈妈
近 前 ， 用 稚 嫩 的 声 音 说 道 ：
“妈妈， 手机没有响啊， 爸爸在

哪里啊？”
那一刹， 夫妻俩人对视， 百

感交集。
记得秦沈铁路———中国铁路

第一条客运专线在建时， 其中一
个项目部设在沈阳。

寒假中， 我带着三岁的儿子
到工地探亲， 东北辽阔的大地上
已是白雪茫茫， 工地食堂里的师
傅们正在忙着运输过冬的蔬菜，
当时儿子飞快地向开车的师傅跑
过去： “爸爸， 爸爸， 你开车带
我兜风去吧？ ” 在大伙儿的哄笑
中，我的鼻子发酸，喉咙哽咽。 再
看看孩子他爸已匆忙转过脸去，
怕别人看到他眼里的泪花……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玉墨铁
路， 来自四川的杨毛是该铁路沿
线云南项目部的总工程师。

他四岁的儿子亮亮在暑假中
随妈妈到工地探亲， 亮亮胖乎乎
的圆脸上， 生就一副单眼皮， 眼
睛不大， 但清澈俏皮， 当他开口
笑的时候， 露出两个左深右浅的

酒窝， 眼睛眯成一条缝， 一口地
道的四川话， 还经常偷戴爸爸的
安全帽， 他一来就成了大伙儿的
“开心果”。

杨总工在上班前总会急匆匆
地找亮亮， 一把扯过亮亮头上的
安全帽： “你个龟儿子， 又戴老
子安全帽。” 说完满脸幸福地上
工地了。 这时项目办公室人员就
会逗亮亮： “亮亮， 你说爸爸叫
杨毛、 羊毛， 我去食堂给你拿卤
猪蹄吃。” 亮亮的小眼睛里立刻
充满了对卤猪蹄的憧憬， 可嘴里
却坚定地说： “我爸爸叫铁人！
铁人！” 亮亮地道的四川话， 把
“铁人” 两个字说得既有升降调
又拐了十八弯， 把大伙儿乐得前
仰后合。

不知不觉中， “小铁娃” 眼
里的爸爸成了身着工装、 头戴安
全帽在世界各地的工地上劳作伟
岸的身影， 成了逢山开路、 遇河
架桥 ， 与星月相伴 、 与太阳同
辉的 “铁人”。

村小学紧邻着一个大水坑 ，
大水坑东北角有一座草房子， 草
房子里住着一位老红军和他双目
失明的妻子。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 红军爷
爷是不识字的， 所以才会复员回
了老家生活。 他们老夫妻俩没有
孩子， 也不能下地干活， 但是红
军爷爷的工资足以让他们过得衣
食无忧。 红军爷爷在门口的菜园
子里种了些常见的蔬菜， 靠房子
的篱笆边有几棵牵牛花和几棵菊
花。夏天牵牛花开满篱笆的时候，
红军爷爷就搬了凳子和老伴坐在
院子里乘凉， 喜笑颜开地告诉老
伴篱笆上的牵牛花开了几朵。 还
没上学的我跟着父亲去学校时，
常常在简陋的操场上盯着他们
看 ， 看红军爷爷去菜园子里拔
草， 看他从大水坑里提水浇菜。

我读小学以后， 就感觉红军
爷爷好像很老了， 菜园子里打理
得很不及时， 长了很多杂草。 父
亲和另外两位教师就跑去帮他们
整理菜园子， 学生们也想帮忙，
那些长得壮一些的男孩子四个一
组 ， 每周轮流给红军爷爷抬水
吃。 因为大水坑里的水是死水，
不干净， 只能去村西的水库里取
水。 抬水的男孩子们嘻嘻哈哈地
蹦跳着走在去往水库的路上， 空
水桶咿咿呀呀地乱响。 往回走的
时候， 水桶里只有半桶水， 四个
人要轮换着抬水， 这是父亲规定
的， 害怕累着他们。 后来我们四
年级的女生们也可以帮着抬水
了， 红军爷爷的水缸里就再也没
有缺过水。

我们每次抬满了水缸的时
候， 红军爷爷就会笑眯眯地给我
们讲故事。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他们刚跟敌人打完仗急行军的那
一次， 他们又累又饿， 困得睁不
开眼睛， 可是却不能停下脚步，
因为敌众我寡后有追兵， 只能打
游击战的他们顺着狭窄的山道前
行， 身边是骇人的悬崖峭壁。 红
军爷爷说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
突然听见一声战马的嘶鸣， 他惊
吓中睁开眼睛， 发现走在他身边
的那匹枣红色战马竟然掉下了悬
崖。 他们没有停下脚步， 只能回
望着战马坠崖的地方， 任泪水在
眼眶里打转。

红军爷爷真的老了， 只能做
简单的饭菜。 经常去草房子的父
亲回家跟母亲讲， 希望母亲能在
忙完地里的农活后去草房子里给
红军爷爷包顿饺子吃， 忙得昏天
黑地的母亲痛快地答应了。 等地
里的庄稼全部收进了粮食口袋，
母亲就约了另外两位教师家属一
起来到草房子里， 她们先是忙着
洗洗涮涮打扫卫生， 等到屋里屋
外都收拾干净， 就一边陪着两位
老人说话， 一边洗菜切肉和面。
等到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 两位
老人还要催促母亲她们也一起吃
饺子。 那时候的物质还是相当匮
乏的， 为了讨老人欢心， 母亲她
们也会象征性地吃上三两个饺
子， 陪陪老人。

读过书的母亲是知道重阳节
的， 碰巧遇上九月九的时候， 母
亲就会去院子里掐几支开得正好
的菊花插在空酒瓶里， 放在老人
的窗台上。 流金溢彩的菊花把黑
漆漆的草房子耀得暖暖的， 两位
老人笑得非常开心， 母亲也笑。
这溢满了草房子的笑声， 在母亲
的描述里， 我依然能深切地感受
到那种相依相伴的幸福和快乐。

小铁娃

土土地地上上的的
父父亲亲


